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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訪 最 高 法 陵 檢 秦 署 前 檢 秦 總 長 陳 涵 先 生

競 競 嘗 業 奉 獻 司 法

訪 問 ：日新編輯組

凡 走 過 必 留 下 痕 跡 ，一 生 從 事 司 法 凡 四 十  

載 ，歷 任 檢 察 官 、推 事 、庭 長 、法 院 院 長 、檢 

察 司 長 、常 務 次 長 、嘉 義 、高 雄 、台北地檢首 

席 檢 察 官 、台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長 、最高 

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總 長 ，因 法 學 精 湛 、幹練圓  

融 ，各 界 咸 認 係 「法 界 智 多 星 」 。以 下 是警政  

署 政 風 室 日 新 編 輯 組 為 您 所 作 的 專 訪 。

升學過程，迁迴曲折

民國34年我在廣東省立高州中學高中部 

二年級就讀。朝會時，校長介紹一位在本校畢 

業的學長陳偉，向我們勉勵並鼓勵我們報考中 

央政治學校大學部，因為該校完全公費、教學 

設備佳、師資優，而且學生素質比一般大學優 

良 ，畢業後介紹學生到各機關團體服務。我聽 

了之後，對於中央政治學校就非常嚮往。尤其 

是經過8年對日抗戰，家庭經濟甚為困難，如 

能進入那個學校就讀，就可以無憂無慮了。然 

而該校離家鄉太遠，交通不便，想去投考是很 

困難的。民國35年高中畢業後，由於當時各 

大學都是個別招生，於是我便北上廣州投考大 

學 。

我的家鄉在廣東省茂名縣（現已改為茂名 

市）。那時由茂名前往廣州，循水路上水東港 

再乘機帆船較為便捷。我到達水東，原定乘搭 

我叔父擔任經理的永和平號機帆船北上。此際 

忽聞中山大學提前招考消息，乃商得叔父同 

意 ，改搭先開半日的另一貨輪趕往。孰料船過

陽江海面，忽遇颶風，幸有閘坡港口躲避，得 

以逃過劫難。詎永和平號機帆船，因遲開半 

曰 ，途中無港可避，船沈人亡。叔父遇難噩耗 

傳來，家人咸認我已同船罹難，悲痛不已，並 

為叔姪二人設靈遙祭。迨我到達廣州通知，家 

人方改泣為喜。鄉人紛來道賀，咸道此乃我父 

親平日行善積德神明庇佑所致，並以大難不死 

必有後福為賀。

我在廣州投考，先後考上廣東省立法商學 

院國際貿易系、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、國立廣 

西大學礦冶工程系、廣東省地政人員訓練班、 

私立國民大學中文系。因法商學院開課較早， 

乃先註冊入學，惟僅上課一週，便轉往地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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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訓練班受訓。當時深恐家庭經濟難以支持， 

而地政班則享有公費，且就業亦有保障，生活 

不致發生問題。在地政人員訓練班受訓期間， 

遇中央政治學校在廣州亦設考區招生。因對該 

校的光榮傳統和優厚的待遇仰慕已久，乃決心 

報考。且深知該校招生報名時，體檢十分嚴 

格 ，設有身高161公分及體重48公斤的下限。 

為恐身高體重不足，在報名前先行飽餐，量身 

高時儘量抬頭挺胸，拉長脖子，剛好及格。但 

最後到內科受檢時，竟遭醫師在體檢表上蓋上 

「不合格」三字的戳記。我心存不服，一再質 

疑原因，醫師說：「你的呼吸太弱」。因此領 

不到准考證’不能參加筆試，心有不甘，想再 

去報名。但我的高中畢業證書背面，已經被該 

校招生辦事處蓋上「報名訖」的藍色戳記，必 

被發現。我靈機一動，將畢業證書放置地上’ 

在蓋有戳記之處，細心磨擦，略加污損，然後 

以質地相近紙張，加以裱褙，使 「報名訖」的 

戳記，模糊不清，不易發現。於是選擇最後一 

天 ’在飽餐之後，再前往報名。上次報名所填 

志願，以地政、經濟、法政為序。此次則反其 

順序為法政、經濟、±也政，以免引起為同一考 

生的注意。到內科體檢時，我即一再深呼吸， 

吐大氣。最後醫師在體檢表上蓋上「合格」二 

字 ，體檢才安然過關，得以順利投考。

幸獲錄取，與法律結緣

考試完畢放榜後，幸獲第一志願法政系錄 

取 。那時我已前往桂林，就讀廣西大學，為時 

已有1月 。接獲廣州朋友轉來錄取通知後，即 

於 12月間，前往南京入學。先往孝陵衛受軍 

事訓練二月’那時第三期的法官訓練班，亦同 

時在南京孝陵衛受訓，因此引起我對法律的興 

趣 。法政系於二年級開始分為法制和行政兩 

組 ，我不加考慮，即選讀法制組。未幾學校改 

制為國立政治大學，法制組改為法律系。從此

即與法律結緣。

民國38年初，母校受時局影響，輾轉播 

遷 ，先由南京遷至杭州，再遷至廣州，又遷至 

重慶小溫泉抗戰時期的母校舊址。惟僅越3個 

月 ，共軍攻渝，我與大部分同學，奔至成都， 

奉准編入陸軍軍官學校，隨軍西行。成都失守 

後 ，我與同學數人結伴南歸。抵達重慶，因缺 

乏金錢，乃乘小木船闖過長江三峽的激流險 

灘 。迨民國39年 3 月 ，方抵達香港，重吸自 

由空氣。

因緣際會，從事司法工作

民國4 0年秋天，我獲准來臺，寄居臺北 

市重慶南路三段三號母校校友會。12月間，任 

新竹縣政府地政科臨時業務員，先後辦理三七 

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的工作，此係臨時猢口的 

職務，並非正式公務人員。

民國41年 3 月 ，教育部為曾在大陸從軍 

來臺的大學應屆畢業生舉辦畢業考試，此舉實 

係針對母校16期同學而設。緣母校曾在重慶 

發給本期同學畢業證書，但教育部不予承認。 

通過此項考試，領得教育部頒發的畢業證明書 

後 ，才能參加就業或其他考試。迨民國4 6年 

間 ，母校在臺復校後，方換發正式的畢業證 

書 。曾有人戲問：「閣下何時大學畢業？」我 

說 ：「事實上應是民國38年底提前畢業。但 

校友會的通訊錄，記載我是民國39年畢業。 

法律系的通訊錄，記載我是民國4 0年畢業。 

教育部認為我是民國4 1年畢業，你說我那年 

畢業均無不可。」雖屬戲言，但如此遭遇，在 

教育史上堪稱空前絕後的特例。

我於民國4 1年間領得教育部發給的畢業 

證明書後，即於同年7 月間參加普通行政人員 

高等考試，幸獲及格。惜係資格考試，未獲派 

用 。民國43年 3 月國民大會辦理總統副總統 

選舉，借調我去擔任新聞組幹事。當時有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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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稱為「徵信新聞報」的記者，要求發給記者 

證 ，以供採訪，但被我拒絕。因其所謂「新聞 

報」 ，僅係一些油印的資料，不能稱為「報 

紙」。後來經由組長的特許，我才發給。當時 

實在想不到這些油印的資料，後來居然變成了 

今日的「中國時報」。民國43年 5 月 ，新竹 

縣政府教育科科長覃吉生先生，亦係母校13 

期學長，以校友之誼’將我商調至教育科擔任 

國語推行委員會秘書’並在科長辦公室辦公’ 

襄助科長核閱文稿，可以使用科長印章代其決 

行 。當時有人問我：7 尔這個老廣，如何推行 

國語？」我說：「本會尚有兩位北平籍的國語 

推 行 員 ，我推動他們去推行國語，有何不 

可 ？」彼此不覺莞爾一笑。

我在科長室工作，無人打擾，可以利用公 

餘 ，研習法律。1955年秋，參加司法官特種考 

試 ，幸獲錄取。依照前司法行政部規定，應入 

司法官訓練所第2期受訓。然因緣際會得以派 

至中華日報南部版擔任廣告課長職務，因而向 

司法行政部請准延期受訓。迨辭去報社職務 

後 ，乃於民國46年 6 月入司法官訓練所第三 

期接受訓練。

興趣是要慢慢培養的

民國47年 12月自司法官訓練所結業後， 

即開始踏入司法生涯，終生從事偵查、審判、 

強制執行及司法行政等工作。在司法機關服務 

期間，無時不以母校「親愛精誠」的校訓自我 

惕勵和勉勵。起初，獲分發台中地方法院擔任 

候補推事，辦理審判工作。後來轉調至臺中地 

檢處及新竹地檢處擔任檢察官，由於當時對刑 

事案件較無興趣，對民事案件則較有心得，因 

此就向當時司法行政部鄭彥棻部長表達想轉調 

新竹地方法院辦理民事案件的意願，但部長答 

覆 我 「興趣是要慢慢培養的」回拒了我的請 

求 。但二個月之後卻調我至台北地院擔任推

事 ，嗣後又調台南高分院辦事、屏東地院庭 

長 、台北地院庭長（辦理民事執行）。其後職 

務一再異動，以所任職位而言，歷任一審法院 

檢察官、首席檢察官、推事、庭長、院長、二 

審法院推事、庭長、檢察長、法務部（含前司 

法行政部）民事司科長、刑事司幫辦（即副司 

長）、刑事司長、檢察司長、常務次長、檢察 

總長等。針對職務上的調動，個人均抱持隨遇 

而安的態度-甚至在未徵詢我個人意見即被調 

至臺中高分院擔任推事，當時我本可以違憲理 

由拒絕，但最後仍是接受派任前往。記得當時 

擔任二審法官審判工作，案件相當煩雜，只好 

利用假日將資料攜回臺北家中審閱，相當辛 

苦 。後來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司長楊與齡先生， 

欲借用我辦理民事執行的專長，要我擔任民事 

司第二科科長，當時科長職務係由一審法官調 

任 ，經歷科長職務後再調任二審法官，因此我 

由二審法官調任科長職務似有大材小用的感 

覺 ，惟我往好處思考，正好可以回臺北工作， 

因此就答應擔任科長一職。在擔任科長這段期 

間我主導完成強制執行法修正工作’但很遺憾 

的是當強制執行法修正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 

時 ，我早已卸下科長一職，由後任獲記大功。

急如星火，即知即行

我於民國61年初，奉調司法行政部民事 

司第二科擔任科長職務。除辦理民事及財務執 

行的行政業務外，並須急速研擬強制執行法修 

正草案。民國66年在刑事司幫辦任內，除兼 

任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執行秘書外，還遵楊司 

長建華之命，先後將發生疑義的刑事法律問題 

一百餘則’以及少年法令問題數十件，加以研 

究 ，作成結論，分別彙編成書，以供所屬司法 

人員、律師、法學教授及其他外界人士參考。 

民國68年間，我在刑事司司長任內，兼任刑 

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委員’為求刑法的修正能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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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利進行，特別於每週邀集同仁會商，草擬修 

正條文及其理由，提供委員會討論。當時適值 

嚴重經濟犯罪及貪瀆案件首度爆發，行政院令 

囑研提預防及偵辦方案，以供參考。尤其是司 

法史上空前的審檢分隸，亟待將有關法令及時 

修正’提請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。

我在部服務期間，經常代部前往立法院報 

告及備詢，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或媒體記者的 

訪問，均堅持有關法律的規定，從容以對，幸 

不辱使命。我始終秉持一貫的態度，所以有記 

者朋友就會開玩笑的說我是「智多星」或 「小 

諸葛」等 。但在辦理案件方面，與他人比較， 

則甚為吃力和棘手。曾有新聞記者問我：「你 

在司法機關服務多年，有何感想？」我不加思 

索 ，即嘆道：「我是天生勞碌命，每到一處， 

即有很多麻煩或討厭的案件跟著我。不過面對 

這些工作，我總是不畏艱難，即知即行，逐一 

將其解決。」茲就其較為重大的，舉例說明如 

下 ：

一 、 民國5 4年任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 

處推事，及民國56年至58年任同院民事執行 

處庭長期間，將該處所稱「三大難案」 ，逐一 

解決。其一為三重市某紡織工廠被查封案，因 

查封的機器，遭颱風淹水後，封條毀損，致查 

封存量與查封筆錄記載不符，拍賣困難。其二 

為新生南路遷讓房屋案，因債務人唆使現役軍 

人 、殘障人士及流氓份子，先後佔住，並施用 

暴力抗拒執行，必須動員大批警察及憲兵到場 

協助，始能執行。其三為拍賣「公論報」案 ’ 

因該報負責人李萬居為知名的政治人物，且承 

購人須受報紙經營人資格的限制’牽涉甚為複 

雜 。

二 、 民國6 0年我在司法行政部民事司服 

務時，當時有一架中華航空公司客機，在澎湖 

上空爆炸，乘客數十人包括巴西大使在內，無 

一生還，連屍體亦打撈無著。家屬要求澎湖檢

察官發給死亡驗屍證明，以便辦理繼承、塗消 

戶籍及領取保險金等手續。檢察官則以並未驗 

屍 ，無從發給驗屍證明，予以拒絕。當時司法 

行政部部長王任遠先生對此案甚為著急，命 

民 、刑兩司從速研究解決。刑事司支持澎湖檢 

察官的意見，民事司則認為應依失蹤人死亡宣 

告程序辦理，必須經過10年 ，縱屬遭遇特別 

災難，最快亦需經過3 年 ，由利害關係人申 

請 ，才由法院為死亡的宣告。當時王部長召見 

我 ，命我研究。我委婉說明，此事非我職掌範 

圍 。王部長情急說：「我要你研究，你便有 

權 。」我即向王部長當面建議，以行政方式解 

決 。由澎湖地檢處致函交通部民航局，提供失 

事客機的乘客名單，再由檢察官按名單出具死 

亡證明書，發給死者家屬使用。既給家屬方 

便 ，亦不致發生偽造文書的問題，難題便迎刃 

而解。

三 、 民國71年至74年間，在臺北地檢處 

首席檢察官任內，轄區重大案件，頻頻發生。 

例如陳啟禮等在美國殺害劉宜良（即江南） 

案 、立法委員蔡辰洲十信金融風暴案、翁大銘 

與其同父異母弟妹爭奪遺產案、華南銀行被搶 

案 、李師科搶劫土地銀行案、世華銀行運鈔車 

被劫案、國際商業銀行襄理盜匯案、北宜公路 

分屍案等，均轟動一時。此外尚有旅美教授陳 

文成命案和林義雄之母及女被殺案，雖不在我 

的任內發生，但其後的繼續偵辦，我到任後還 

是要從速處理的。此等案件，為社會甚至國際 

人士所囑目，在處理上若稍有疏忽，其後果十 

分嚴重。幸獲同仁等的努力，各案均依法辦 

結 ，並無差錯。

四 、 民國75年至81年間，我在臺灣高等 

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（後改為檢察署檢察 

長）任內’時值政府宣告解除戒嚴，凡涉及叛 

亂的案件，均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移送高檢處 

接辦。其中大部分均為通緝案件，在警備撤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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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緝移送之後，高檢處必須同時下令接續通 

緝 ，以免脫節。這些被通緝的，都是政治上呼 

風喚雨的人物，對之如何加強蒐集證據，彼等 

陸續偷渡回國，對之如何進行偵辦，無不煞費 

周章。我只能以平常心來面對，依各案不同的 

情節，適用法律，分別處理，總算逐一解決’ 

並無不良的後遺症。

不提非常上訴，於心不安

民國81年 5 月 ，奉總統特任為最高法院 

檢察署檢察總長，由於當時司法改革，獨立審 

判 ，法官的裁判書不必送庭長、院長核閱，如 

有違誤，庭長、院長亦無從及時指正，導致違 

背法令的刑事確定裁判，大為增加，亟待提起 

非常上訴，以資救濟。此類案件，在我到任 

後 ，迅速成長，幅度甚大。對於人民權益的保 

障 ，洗冤白謗的責任，就落在我的身上。所以 

在我任內，提起非常上訴的案件為數甚多。令 

我印象非常深刻的，貝!I有三件各均提起三次非 

常上訴。

第一案是林慶華瀆職案件。林慶華為公務 

人員與其他被告11人涉嫌共同貪污，經檢察 

官提起公訴，復經法院判處罪刑。被告不服， 

均提起上訴。惟林慶華一人係由一李姓律師以 

原審辯護人身份，提起上訴，但未列被告林慶 

華為上訴人。因此，高等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 

上程式為理由，駁回其上訴。其他共同被告， 

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後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’ 

均改判無罪確定。林慶華部分該李姓律師不 

服 ，提起第三審上訴。經最高法院以其第二審 

上訴，既不合法律程式，原審判決駁回上訴， 

並無不合為理由，駁回其上訴，遂告確定。惟 

此案其他被告均已認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，獨 

對林慶華一人判處罪刑，顯不合理。我提起三 

次非常上訴的理由是：原法院未命補正的程序 

違法，影響被告的辯護權及是否構成犯罪的認

定權，原法院未給予被告辯論的機會和辯論的 

權利，顯屬違法。最高法院認此次非常上訴有 

理由，乃將確定判決撤銷，並發回高等法院再 

為審判，被告才能獲得補正上訴程序及接受正 

式審判的機會。

第二案是新竹蘇炳坤強盜殺人案件。蘇炳 

坤與另一共犯涉嫌共同搶劫銀樓，並將被害人 

銀樓老闆殺傷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經一、 

二 、三審法院判處罪刑確定。本案雖曾提起非 

常上訴三次，但均遭最高法院駁回。其後經總 

統予以特赦，不但赦免其刑，而且特赦其罪， 

才能獲得平反。其後該被告不知以何方法，向 

馬英九市長取得我家中電話，表示要送匾額來 

感謝我，經我嚴詞拒絕，始行做罷。

第三案是蘇建和等三人強盜殺人案件。本 

案提起非常上訴後，曾轟動社會。因為三人犯 

罪情節，甚為嚴重。不只搶劫財物，且輪姦受 

害婦女，最後並將被害人夫婦殺死，均經法院 

判處死刑確定。事實上關於本案’我所以提起 

非常上訴三次，並非認定被告等三人，絕對冤 

枉 ，而是法院的審判程序多項違反刑事訴訟法 

的規定。我記得被告於審判前，曾先後聲請法 

院勘查現場，證明室內空間太小，不可能容納 

數人在內輪姦；請傳喚莊姓證人，以證明警方 

所扣押的硬幣2 4枚 ，並非贓物；請傳喚軍方 

公設辯護人，證明軍法審判中的王姓被告，供 

述係其一人所為。但法院對於各項聲請，均置 

諸不理，亦不於判決書中說明其不必調查之理 

由 ，顯屬違背法令。本案最後經被告等向高等 

法院聲請再審，獲得准許，才有再行審判的機 

會 。

以誠待人，檢警互動良好

初任檢察官的時候，雖然很多人接受警察 

的招待，但我從來都不接受招待，當時法醫師 

就不高興，書記官也不滿意，因為跟我出去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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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自己花錢吃飯，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沒必要接 

受警察的招待，況且警察是協助我們辦案，對 

我們幫助很多，應該是我們請警察吃飯才對， 

所以不要太計較吃飯的問題。原則上我對於警 

察同仁辦案的辛勞相當敬佩，在工作上大家都 

能夠相互體諒，不過在新竹地檢署擔任檢察官 

的時候，由於剛剛擔任公職，年紀較輕，於是 

有部份員警對我態度傲慢，有一次我真的忍不 

住發脾氣。當時在苗栗苑裡發生一件車禍傷害 

案件，被害人送至台中醫院急救，最後在台中 

醫院死亡，報請台中檢察官相驗，台中檢察官 

認為車禍事件發生地在苗栗（新竹地檢處管 

轄） ，應該由苗栗警方報請新竹檢察官相驗。 

接到苗栗警方的報驗申請後，我就帶著法醫及 

書記官坐火車到台中。當時交通非常不方便， 

必須仰賴警察局派車接送才能到達現場。我們 

一到台中之後，現場一個警察也沒有，苗栗警 

方報驗後卻沒派人來，於是我就趕緊到台中第 

一分局’請他們派員到現場協助驗屍並將屍體 

發還家屬。隔天回去之後’我就打報告擬處分 

分局長及刑事組長。後來苗栗縣警察局指派刑 

事科長及刑警隊長前來請示能否由該局每人記 

過二次自行處分，避免以首席檢察官之名義處 

分 。當時我就表示如何處分及由誰處分我沒有 

意見，重點是希望下次不要再犯。不過這一處 

分之後，苗栗、新竹及桃圔的警察機關都知道 

我曾經處分過人，每當出去驗屍的時候，包括 

警察局長、分局長都親自到現場。但這並非我 

的本意，我只要求在驗屍的時候，警方能夠派 

員至現場協助處理，並沒有刻意刁難或要求一 

定要警察局長或分局長在場，只要刑事組長在 

場協助即可。

我能夠體諒司法警察協助檢察官辦案的辛 

勞 ，因此我誠心的想要助他們解決問題。記得 

戒嚴時期某位李姓黨外人士偷渡入境後，某曰 

從台北市的某一處教會走出來，馬上被大同分

局警方逮捕，訊問完畢後即送士林地檢署。當 

時黨外人士立即提出抗議，質疑李姓人士既非 

現行犯也不是通緝犯，警方逮捕的法律依據何 

在 ？當時警政署長羅張連夜打電話給我，請教 

我如何解決。我向其表示人犯既然已經解送， 

既非現行犯也無法適用緊急拘提，只好在移送 

書上面補充說明是「準現行犯」 ，因被追呼為 

犯人所以才會逮捕， 此這位李姓人士最後被 

起訴並判刑。所以無論是調查人員或是警察人 

員 ，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’我非常樂意幫 

他們解決問題。因此，在當時檢警互動良好。

身為領導幹部，要時時自我檢討

身為領導幹部要常常自我檢討，如果自己 

或是同仁犯錯要立即檢討改正並適時對外說 

明 。當年我在高檢署擔任檢察長，有一件監察 

院交查的案件，內容是關於南投縣議會議長的 

案件，南投陳報本案調查報告，已經把議長與 

議員的涉案情節分別敘明，但是案件分發到承 

辦檢察官時，因粗心大意將整個案情混淆’不 

分議長、議員的犯罪情節皆相同，全部都涉及 

賭博、賄選，並將調查結果函復監察院。南投 

縣議會得知調查結果後相當不滿，以休會表達 

抗議。後來承辦人承認錯誤，我得知後並沒有 

採取嚴厲的處分措施，趕緊與承辦人研究如何 

處理後續問題，並親自到南投縣議會拜會議 

長 ，向議長說明案件處理之經過，並獲得縣議 

會的諒解’化解休會風波。當時也有人說，檢 

察長不應該至議會向人道歉，但我認為如果有 

錯就應該立即改正，並適時對外說明。另外， 

我在高檢署服務的時候，因人事室作業的疏 

失 ，將人事派令姓名繕打錯誤，於是我向人事 

主任詢問事情原委，人事室主任當場承認錯 

誤 ，說明因承辦人之疏忽所致，該名女性承辦 

人發現錯誤後相當緊張’深怕會遭到處分。我 

向人事主任說明是否要處分承辦人再研議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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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急是重新發布命令，並將原先派令取消。 

我認為身為領導幹部，遇到自己或部屬犯錯 

時 ，首先要自我檢討，並設法解決問題，然後 

探究事情發生的原委，避免下次再犯。

兩袖清風，應驗了「五行欠金」 

的預言

我原名「陳彥佳」。但父親早年曾請術者 

為我算命，術者說我「五行欠金」。父親遂為 

我命名為「陳銜」 ，表示「五行夾金」之意。 

同時口頭告知當時的四維初級小學校長，先行

列冊報請縣政府核備。孰料入學後，方知報縣 

核備名冊上所記載的姓名竟為1  東涵」 ，實因 

粵語「銜」 「涵」同音，發生錯誤所致。此後 

求學、戶籍、就業均得沿用此名，可以說是誤 

用名字數十年。我在司法機關服務四十年，因 

秉持「親愛精誠」的校訓，奉公守法，盡忠職 

守 。退職後，兩袖清風，僅能領取一些退職金 

來渡晚年，真正應驗了「五行欠金」的預言。 

*

( 本文由邢泰釗、葉 建 華 、林 佳 世 、林明 

志 、王子建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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